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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文学应关注人的心理嬗变
□陈丽伟

文学从理论上或许永远无法摆脱人学这根链条的缠绕。

那么，新时代新经济条件下，文学也就无法回避新经济带给

人类的从宏观到微观的各种变化。这种变化，已经从人类宏

观的生产方式波及到微观的审美体验。新经济文学应该对这

些有足够的关注，才能真实准确地描绘塑造人物，才能深刻

清醒地反映一个充满变迁的崭新时代。

新经济文学应关注人的伦理关系的变化，新经济让包括

亲情爱情在内的很多情感变得直接、赤裸、无奈。比如无可躲

避的亲情，无可逃避的情债等。过去远隔千里的婚丧嫁娶等

消息，需要通过邮局的信件、电报等传送，得到消息时往往已

失去意义，有时也就不再传送。现在远隔万里消息通过一个

微信一个邮件就能送到，各种礼金通过微信支付宝手机银行等

都可便捷送达，过去可以逃避的、忽略的，现在都赤裸裸站到眼

前，你必须面对无处躲避。忽远忽近模糊的亲情随着人的选择，

是亲近是疏远，变得豁然明朗。爱情何尝不是如此，两地分居

的男女爱情在千百封书信里，有的被隐藏着，有的被含糊着，

而微信网聊视频等，让这一切扯去面纱，清晰呈现。爱或不

爱，坚定或不坚定的爱，都更容易被捕获。

新经济文学应关注人类生产方式的改变，因为生产方式

的改变必然带来人类社会格局、生存体验的改变。新经济条

件下，在家办公成为可能，远程教学、远程手术已很便利，微

商经营遍地皆是，一个人可以对生产经营作出独立的判断与

执行。这让传统的群体性生产方式在消减，产品以厂聚、工人

以群分的传统生产模式在改变。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全球经

济一体化、互联网、物联网的新经济背景下，一个公司一个经

营者都微化为点阵中的一点，个人、小公司只有融入新经济

大背景才能合作共赢，但这种合作共赢与传统计划经济已不

可同日而语。生产方式的改变，必然让生产参与者的生存体

验产生改变，比如主人翁的意识无形中淡化。每个微商经营

者对于自己公司是至高无上不可或缺的决策者，对于整个物

联网又只不过是可有可无一小粒或一小环。

基于以上原因，新经济条件下，人类个体一方面强化了

封闭的自我与自足等体验，一方面又增加了孤独与无助等体

验。这些都是切身的生存体验，并且这些体验也已由新鲜变

为日常。新经济文学描绘塑造人物，应该进一步关注新经济

对人的心理、人的生存体验的这些改变，才能使人物真实丰

满，具有时代的典型性。

新经济文学要善于捕捉新经济催生出的人类新的审美体验。

比如，孤独不再是负面的，是正常的，甚至是愉悦的。亲情与爱情、

友情以及其他情感，在被新经济扯去面纱赤裸裸真实相对时，

是否还如当初一样？新经济时代，传统的审美标准也在发生改变。

新经济文学应关注到社会群体性活动的消减与群体性

心理体验的消解，而且这种消减与消解，或许在当下才更有

代表性意义。这或许也是人类新旧经济模式转变的时代，新

经济文学存在的意义。拉开相当长时间距离，反观、描绘、呈

现我们当下所处的新经济时代，或许又需用历史的眼光。

关注经济社会变化在文学中的表现
□陈福民

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就在于记

录和推动历史，讴歌和服务时代。

早在70多年前，毛泽东在《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文艺根

本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作了

精辟概括，明确提出文艺为工农兵

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

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

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2014年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也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应该是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

品。他还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

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

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号召

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

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

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

气蓬勃迈向未来。纵观中国文学

史，真正能够留下印记、深受读者

欢迎的作品，无一不是能够准确反

映时代风貌、忠实记录历史足迹的

作品。即便是《西游记》这样的神

话故事，也是时代矛盾的产物，表

达了那个社会发展阶段民间的一

些愿望和诉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经济文学

就是应运而生的了。面对汹涌澎

湃的改革开放大潮，面对层出不穷

的新的经济现象，面对为实现“中

国梦”而奋斗不息的中华儿女，文

学艺术不能缺席和慢半拍，而应适

时潜入其中，为其鼓与呼，继续发

挥自己的独特作用。40多年的军

旅生涯告诉我，雄壮优美的歌曲和

颓废萎靡之音，对一支部队战斗力的影响绝对是不一

样的。前者鼓舞斗志，后者涣散军心。

当前，影响新经济文学创作质量的因素，我以为主

要来自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远离政治、脱离时代的“虚

无主义”态度。主张文学远离政治和现实，把紧跟时代

片面理解为“御用文学”，宁可为一些糟粕的东西去歌

功颂德，也不愿意为我们的新时代加油鼓劲。说到底，

是世界观的问题没有解决好。二是对改革开放动辄唱

衰，戴着有色眼镜攻击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措施，对新

事物这也看不上，那也不顺眼，抱守残缺、固步自封，说

三道四，妄议非难。说到底，是立场出了问题。三是懒

惰依赖、不愿深入的懒汉思想，习惯于闭门造车，热衷

于“宾馆文学”，舍不得“坐冷板凳”，吃不下苦，耐不住

寂寞，总是在嚼“二手馍”。说到底，是作风没有转变过

来。四是追求低俗，寻求刺激，把作品的廉价轰动效应

作为创作目标。或猎奇，或编造，或低级趣味。说到底

还是指导思想不够端正。这些，都是偏离“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方向的，与新经济文学的繁荣发展背道而

驰，最终也是没有出路的。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提高新经济文学创作质量，迫

切需要的、首要的还是解决世界观的问题，把文学艺术

家的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端正思想、站稳立场、转变作风、

把准方向、校正追求，舍此，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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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陈丽伟结合他在天津开发区工作生活

的经历，写下一系列描绘开发区建设发展图景、记录

开发区人心态变迁的厚重作品，并以“新经济文学”

定义这类写作，同时为其进行理论建构。在他撰写的

《中国新经济文学概论》中，陈丽伟为这一文学样态

作出定义：“所谓新经济文学，即是在中国新经济形

势下，主要以开放地带的新经济生活背景为素材，塑

造典型的新经济生活环境、新经济人物及情感的文学

作品。偏重于改革开放后，新经济范畴内的创作题材，

并涵盖几乎所有文学载体。”他从新经济文学的典型

环境、典型人物、人物心理特征的变异、情感类型等角

度入手，解析新经济文学的发展脉络、美学特质和发

展前景，开拓出一片新世纪文学研究的全新论域。

可以说，新经济文学概念的提出，是对改革开放

40年经济发展进程的一种文学回应与文化反思。在

当代社会中，文学与经济属于不同的领域，然而却有

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文学写作内容

受到市场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学也作为一种精神产

品促进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可以预测，随着当代

社会经济突飞猛进的快速发展，文学与经济的互动

会愈发活跃，我们如果要为未来的文学发展进行预

测，就必须把新经济文学纳入考量的范畴。

改革开放至今已40年，虽然在这期间反映经济

建设和改革成果的作品蔚为可观，不过研究者多将

“经济文学”之“经济”定位在“题材”与“背景”的向度

上，较少有人从经济文学所凝聚的现代意识角度进

行考量。如果对与“新经济文学”相关的概念进行知

识考古，会发现早在1984年，耕荒就提出了“新经济

革命文学”的概念。彼时的“新经济革命文学”是对改

革开放之初经济复苏和商业活跃现实的一种理论回

应，所涉及的主要是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作

品。不过深究其里，会发现论家依然是从“现实主义”

题材的角度审视这类新作，强调作品的改革者精神

和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技法，因此仍然是“改革文

学”的另一种命名方式。相较而言，陈丽伟的新经济

文学命名并非来自对某部作品的回应，而是建构在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纵向历史中，形成线性

的脉络观照。从《乔厂长上任记》到深圳的打工文学，

再到以他本人为代表的写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区

人》等作品，陈丽伟串联起新经济文学在不同历史发

展点之间的线索，并从学理上对其进行了系统串联，

特别是突破了传统题材论的狭窄认知模式，赋予这

类文学样态以新的解读，形成专属其身的理论特质。

实际上，伴随着新世纪资讯科技、交通科技、商

业文化的迅猛发展，立足于“新”的经济文学首先应

该超越题材或背景的限制，它不是一种受限于题材

的“次文类”，其本质是经济社会的现代生存经验。深

入陈丽伟的视域，可见他对新经济文学的理解乃是

建构在一种价值体系的基础上，他意识到经济文学

与时代意识和当代经验的紧密联系，回归新世纪文

学产生的文学场域和历史语境，尤其是经济空间作

为新世纪文学生存空间所起的作用，这也是今天文

学研究无法规避的话题。从理论研究和文学写作的

双重角度，陈丽伟强化了文学与经济文化语境的联

系，敏锐地捕捉到由经济创新所带来的审美观念变

化，从而探索出一条与新时代的语境相契合相律动

的文学之路。

从创作的角度观察新经济文学样态，能够发现

新世纪以来诸多作家的经济文学书写开始不断向文

化、生存以及语言敞开，他们关注消费主义经济背景

下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和思维空间，注重商业体验和

物欲经验的表达。由此，经济与文学之间表现出一种

相互印证、相互复现的转喻关系，即经济的发展不仅

改变着我们周边的物质景观，同时也使作家的审美

趣味和美感标准发生变化，经济文化形态的变迁影

响了作家的时空感受、欲望感受、消费感受，反过来

促使他们将全新的经济生活体验融入文学实验，从

文学的角度抒写他们眼中的消费世界。

既然消费经济已经成为今天作家生活的整体背

景，那么可以说所有作家的写作都要与这个时代发

生联系，因此新经济文学必然是一种需要深切介入

现实的文学，它既是对新时期以来文学与经济动态

关系的一种理性爬梳和系统总结，还肩负着启发未

来文学创作的使命。对于新经济文学如何写，怎样

写，如何在现实与美学之间维系平衡，就成为我们需

要着重思考的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对新经济文学的建构提供一些思路，例如，新经济文

学描述的焦点是人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其抒写主体

应该聚焦在“人”身上，新经济文学要形成稳定的文

学和文化象征，惟一方法只有紧紧抓住表现“人性”

这一主线，展示“经济与人”无限的丰富性与悖论性，

而非停留在时代外在或者局部描述的层面。其次，经

济时代的文学具备了商品的属性，文学一方面需要

适应资本的发展逻辑，但同时也应坚守自己的底线，

不能完全逢迎消费社会环境和人们的欲望。归根结

底，文学对经济时代和人生的抒写依然需要指涉具

有终极意义的价值，作家在对这一时代的审美主题

进行消化与思索之后，应该形成一定的担当精神和

超越意识，进而沉淀出相对稳定的艺术主题，并通过

文学作品中的正能量特别是道德观念影响经济生

活，为新时代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保障

经济的建设发展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协调，避免或减

少经济上的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这或许才是未来

新经济文学发展的支撑点和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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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历史时期经济的发展、问题和走向，必然体现在文学

叙事中，这也是“中国新经济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概念的提

出者陈丽伟对此有过界定：“以开放地带的新经济生活为背景

为素材，塑造典型的新经济社会环境、新经济人物及感情。”在

《中国新经济文学概论》（漓江出版社2016年）中，他更是对中

国新经济文学的本质、表征做出了具有开拓性的论述。中国新

经济文学理论基础没有争议，接下来就是理论与作品间的相互

“照亮”。如何体现其“新”，呈现标志性作品，可能是需要继续讨

论的问题。陈福民、李掖平、闫立飞等学者已经从写作现场角

度，对如何书写“中国新经济文学”做出了阐释，提出了建议

（《滨海时报》2018年1月29日），高屋建瓴，切中肯綮。从理论

建设角度，我以为，整理当代（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文

学”书写“经济”的文学史经验，并将“中国新经济文学”作为这

一传统的延续，亦是整合概念、对接文学发展规律的重要工作。

经济发展意味着国家繁荣富强、民生福祉提升，背后是科

学的社会统筹及人类文明的进步，因此是不折不扣的“硬道

理”。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而文学也

从自身角度，回应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辉煌及问题。新时期初

期，“改革”航船最初涉水，遭遇层层阻力，“姓社姓资”讨论不绝

于耳，严重干扰经济恢复、发展。天降大任，蒋子龙、柯云路、张

贤亮等作家领衔的“改革文学”潮流，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价值观。在《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新星》《男人

的风格》等作品中，乔光朴等“开拓者”家族英勇无畏、大刀阔

斧，站在时代潮头，为改革开放竭力呐喊。其意义，远超文学本

身。《乔厂长上任记》中，经济形势堪忧，“电机厂已经两年多没

完成生产任务了。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全局都快被它拖垮了”。

蒋子龙借乔光朴之口，说明了经济改革的时代意义：“像电机厂

这样的企业如果老是一副烂摊子，国家的现代化将成为画饼。

我们搞的这一行是现代化的发动机，而大型骨干企业又是国家

的台柱子。搞好了有功，不比打江山的功小；搞不好有罪，也不

比叛党卖国的罪小。”经济问题与家国担当，扭结为一，奏出文

学强音。回到历史现场，当时蒋子龙曾因写作遭到批评，遇到的

阻力，并不比作品主人公小；他凭借改革家精神，回应现实，写

出了传世之作，也将自己留在文学史中。从历史经验可以认识

到，发现“中国新经济”的趋势，并在文学中加以刻画，相得益

彰，是中国新经济文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宏观经济大潮到来，固然是考验作家敏锐果敢的契机，但

与浪搏击，才能看出水性是否卓越。从经济角度看，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经济生活”。以人文价值观为参照，书写个人在时代变

革中的“经济故事”，不是史诗，却能够真切记录时代“细节”。铁

凝的《哦，香雪》就是一个大山褶皱中的女孩的“经济故事”。香

雪生长在小山村，因为贫穷受到同学的嘲笑，但她与其他青春

少女一样，有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她心心念念现代生活，而

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聚焦在那个塑料铅笔盒——摆脱贫穷、

获得尊严的翅膀。作者写道：“香雪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她好

像忽然明白了同学们对她的再三盘问，明白了台儿沟是多么贫

穷。她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不光彩的，因为贫穷，同学才敢一遍又

一遍地盘问她。她盯住同桌那只铅笔盒，猜测它来自遥远的大

城市，猜测它的价值肯定非同寻常。30个鸡蛋换得来吗？还是

40个、50个？”香雪有自己的倔强，她获得了铅笔盒，但付出了

走一夜山路的代价。小说结尾，她热泪盈眶，感动了自己。香雪

的故事，与当时的经济生活状况紧密相连，表达出改革开放初

期的热切召唤。香雪那一夜晚的付出和感动，不就是以后改革

开放40年国人心路历程的象征和预演？或许，香雪成功得过

快，对未来的期待太美好。看下其他作家的“经济故事”，能够发

现，其中的不堪、艰难与希望一样，是生命多元组成部分。高晓

声笔下的“陈奂生系列”小说，讲述了陈奂生从“漏斗户”主，到

包产发家，再到上城、出国，反映出1980年代农村变迁的问题

与人性。1990年代，改革进一步深化，此前文学中的高歌猛进，

转为凸显阵痛。何申、谈歌、关仁山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曹征

路的《那儿》等作品，关注了大厂的工人、入城的农民工、乡镇机

关的办事员，他们的“经济故事”，无疑不容忽视。如果说文学有

光芒，就因为对小人物充满同情，以公平、正义的目光，书写经

济发展过程中受到损伤的“边缘者”与“穷人”。上述“经济故事”

转化为文学后，作为主流叙事，构筑为当代现实主义传统。由

此，中国新经济文学应该考虑“接棒”，将书写“经济故事”的传

统继续，完成文学史使命。事实上，现实主义的发展不会停滞，

而中国新经济文学，正是新时代“经济故事”的新发展。

以前瞻视角，观照经济发展趋势，能够发现文学的可能性；

而以文学性为中心的人文理想，则是不能失去的参照。大而言

之，文学的发展与传播依赖技术手段，与时代经济密切相关。当

代文学的过去若干年中，最引人瞩目者，当属崛起的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顾名思义，依托互联网技术，从无到有，直至成为文学

发展的重要形态，生动展示了经济与文学发展间的关联与互

动。某种程度上看，很多网络文学为经济“绑架”，失去了文学的

筋骨乃至血肉。打赏付费等运行模式，使网络文学具有与读者

更为紧密的联系，也使写作与经济间的关系更为直接。不能不

说，在更为开阔的互联网空间，文学精神的式微与“经济至上”

不无关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下AI（人工智能）时代，诗歌、

小说等文学作品已经可以批量生产，并且能够最大限度适应读

者的需求。2017年，人能智能“微软小冰”发布了诗集《阳光失

了玻璃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诗集中的诗歌曾用

27个化名在网络诗歌论坛发表，无人质疑。你能相信《我才看

过太阳光在树枝上》《宇宙是我沦落的诗人》《上帝如一切无名》

等诗歌，出自一个机器人之手吗？人的精神已经被抽空，文学何

为？如此说来，新经济文学面对的问题更为严峻，甚至面临文学

香火承传的境遇。这里的表述可能有些夸大，但居安思危，仍然

要对文学未来加以关注。对新经济文学而言，发现新一轮经济

变迁对文学的影响，接续文学精神，是义不容辞之责任。

温故知新，昨天故事与今天现实之间，似乎有很大差别，但

本质并未改变。伴随着经济发展，必然也会出现与之配适的文

学书写；就此来说，中国新经济文学方兴未艾。而在此过程中，

大量新现象涌现，也需要从业者去甄别、判断。无疑，这是一个

艰难的课题，需要大视野和大手笔。新的历史契机展现在眼前，

中国新经济文学是否可以准确生动展现这种变迁，从而名留青

史，无愧时代？

当代文学书写经济的经验
□刘卫东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作为中国新经济文学笔会的学术

支持，有一种想把新经济文学概念在学术上进行某种定位、

提供一个讨论的平台的初衷。新经济文学怎么去讨论，怎么

去看待这个问题，确实是有学术深度和发展空间的话题。希

望通过研讨能够认真地领会、关注和研究改革开放，特别是

整个社会结构、生产关系、分配方式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在

文学当中的表现。

其实政治就是一种经济方式，新经济文学对经济的认知

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我们需要关注文学与我们今天新的经

济保持着一种什么关系。过去底层文学老是写农民工的苦

难，农民工进城以后从原来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中挣脱出

来，所获得的新的分配方式更值得关注。今天新经济文学又

迎来了新的契机，我们很多作家开始去关注新的生活对于人

原来所处的位置的变化，所带来的新的机遇和困难，这些都

是文学应该关注的，同时也是新经济文学讨论范围之内的事

情。这个概念应该是具有生长性的，是能够在原有的文学研

究中争取到一块份额的。

过去说城市文学、乡村文学、工业文学，现在说新经济文

学，它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启发是不可忽视的。过去我们把

文学当做是纯粹的精神事物，一个少女可以歌颂失去的爱

情，但一个守财奴不能歌颂他失去的金钱。欧洲从文艺复

兴开始就注意到经济、财产与人的精神的关系。我们应该

公平地、中立地看待，我们不是要歌唱金钱，但是也应该认

识到在新的社会生活条件下，经济元素无孔不入地侵入到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甚至身心感受中。作家需要知道

中国的变化从哪来，变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如果不领会、

不关注当下所发生的变化，文学其实是没有出路的。用一

种古典的态度书写美丽的家乡很容易，但是没有用，因为

家乡都没有人了，都跑到城里打工了，这是我们社会当下深

刻的变化。不认真看待这个问题，就不太能够理解中国所

发生的巨大的历史变化，而这正是新经济文学的使命和关注

点之一。

由天津市作家协会、滨海新区区委宣
传部主办，滨海新区融媒体中心、滨海新区
文联承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学术支持
的“呈现祖国新时代”中国新经济文学笔会
暨作家看滨海采访活动在天津滨海新区举
行了启动仪式座谈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会副会长陈福民、作家马誉炜、柳建伟、林
莽等2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评论家、
作家参加会议并对新经济文学的发展建言
献策。 滨海新区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延
琥主持会议，天津市作家协会秘书长王岚
致辞。专家认为滨海新区等改革开放前沿
的新经济增长模式，崭新的经济生活，杰出
的经济人物，理应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界广
泛关注的创作题材。

本报现摘编笔会部分理论文章，以飨
读者。

——编 者


